
谁在住上海青年旅舍 这个问题放在 20 年前，答案可能是穷游的背包客，他们
在青旅里聊着诗和远方。

但放在 2024 年的上海，这个答案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去年的街头采访中，我们遇到一
个离职后从福建一路玩到上海的女
生，路上她都住青旅。
她察觉到了上海青旅氛围的不

同：“感觉身边好像都是打工的人，上
海的青旅好安静，大家都好疲惫”，她
第一晚都没有和人聊上天，“大家都在
噼里啪啦打字”。
这和过往我们对青旅的印象及在

其中的亲身体验不同。
青旅，是青年旅舍的简称，多数房

型是多人间，上下铺，房间内没有独立
卫生间，住宿按照床位收费。在移动互
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里，青旅
也是住客交流一手旅行资讯的地方。
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陌生人的距离
拉近，交流旅程、交流人生，有时会一
起包车，相约上路。
所以我们想知道，到底是青旅变

了，还是上海的青旅不同？
从地理位置上说，不同肯定存在，

上海除了是一座旅游城市之外，也是
求职之城。而在上海寻得一晚住宿的
成本，又是肉眼可见的高。以 4月 26
日周四晚为例，上海中心城区的汉庭，
一晚在 300 到 500 元，静安寺、中山公

园、陆家嘴等热门地段达到 650 元左
右一晚。
而具体到人，不同在哪里？我们在

两家青旅，采访了 15组人。
这两家青旅，气质迥异。
一家在上海火车站附近，它有一个

沿街的公共区域，地下一层还有一个自
习室。房型分为男生 4人间、男生 2人
间、女生 4 人间，便宜时一晚 50 元左
右，贵的时候在 130 元上下，五一期间
床位费会达到 200元。
另一家距离南京路步行街只有 2

分钟脚程，位于一栋写字楼的裙楼，八
人间的价格在 99-128 元 / 晚，五一期
间达到 269元。
这两家青旅都不能简单归结住客

群体。
前者更加安静，我们称为“自习型

青旅”，因为很多人都在埋头做自己的
事，在这座城市寻找机会。
后者气氛更为热络，有青旅在国内

发展之初的“诗与远方”般的交流，也
有找工作、实习的“现实”人生。
这两个样本多少能勾勒出一些上

海青旅的真实模样，以及在上海多元化
的人生。

在火车站附近的那家“自习型青
旅”公共区域进行采访，让人感到局
促，因为安静，说话都得压低嗓音。
小杨刚到店，就在公共区域坐下，

打开了电脑，等待 2点后办理入住。
他今年 25 岁，本科毕业后在老家

成都工作了一年，然后辞职来了上海。
“因为成都的生活节奏舒适，感觉

学东西比较缓慢。我想学得再快一些，
成长得更多一些，就来上海了嘛。”
小杨给自己在上海找工作的时间

是半个月，“学习”的期间是2年。“我
想在上海成长了之后，去重庆、大理之
类的地方独立发展。在上海独立发展可
能竞争太激烈了。”
半个月看上去对自己有点严格，但

小杨说：“我觉得只要能力强，都能找
到的。”
3天后，他的朋友圈显示他已经敲

定了工作，正在公司附近找房子长租。
青旅是很多年轻人在上海求职的

过渡居所。25岁的阿来是应届生，1月
份刚刚研究生毕业，在这家青旅已经住
了 1 个多月，白天除了出门吃饭，大部
分时间她都在自习室里投简历。
“上海房租不便宜，市区就更贵

了。我还没有确定工作在哪儿，住青旅
不需要签很长的租赁合同，找到工作随
时可以走。”
在青旅的生活模式和学生时代无

缝衔接，多人间就是宿舍，自习室就是
图书馆，阿来对此很适应。
区别在于房费，长住这间青旅，月

租在2000 元左右。阿来的住宿费来源
有大学的积蓄、兼职，还有家里资助的
一小部分。
据她观察，这家青旅长住的人在三

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长住都会选下
铺，比较方便。”
虽然这边交流的气氛不热络，但阿

来还是和一些长住的人产生了交流。她
在青旅遇到不同生活方式的人。
比如有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姐姐，

来上海的青旅休息。
“当时就觉得很疑惑，因为上海并

不是一个很适合休息的地方，但她说青

旅会给她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因为（这
里的）房间是全暗的，没有窗户。她很
喜欢这种完全黑暗的环境。”
阿来在青旅里遇见形形色色的人，

这让她更加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状态。
“像我们读书读上来，可能看的

人、过的生活就一种，都很像。但是你去
看他们的话，好像怎么着都可以。大家
怎么活的，都有。”
来自西安的李小姐不是来找工作，

而是来休息的，但她的休息和阿来所遇
到的那个姐姐也不同。
李小姐今年 36 岁，是一名月嫂，4

年前来上海工作，原因很简单，收入更
高。在西安月收入一万到一万二，在上
海一万五到一万八。
月嫂这份工作，一个月有 26 天住

在雇主家，所以即便在西安，她一个月
能回家的日子也只有 3、4天。
虽然上海的物价更高，但她一个月个

人开销只有一两千元。“在服务期间，吃住
都在雇主家，又都是穿睡衣的，基本没有
花费。只有休息的时候，有点花销。”
但是她的家庭开销大，有两个孩子。

平时孩子由家人带，但一年有3个月，她
选择陪娃。“寒暑假我是不接单子的。”
最初来上海的时候，李小姐休息日

住的是酒店，一晚在 300元左右。
“现在在开支上想着尽量缩减一

点，就开始在这边住。”这样一个月住
宿的花销能节约三分之二。
月嫂的工作其实也有宿舍。但她觉

得这家她重复入住的青旅更干净，也更
安静，“就是想休息好一点”。

在大雨日走进这家南京东
路后街的青旅时，仿佛回到之前
旅行住过的环境中，大家散落在
沙发、长桌前，有人对着电脑、有
人在吃外卖，也有刚刚相识的人
在一起热络地聊天。
00后的 K 先生刚刚办理完

退房手续，他准备外卖送到后，
直接拿着去机场。
“我从来没有住过 （国内

的）青旅，然后我很好奇青旅和
宿舍有什么不一样。”
K先生是上海人，造型师，

日常独居，他觉得人是孤独的。
他想来这里体验集体式的生活，
先后在八人间、四人间住了 18
天。
虽然他只有 20 多岁，但人

生进度条走得很快，很小做模
特，从国外艺术院校毕业的同
时，已经在自己的行业里积累了
丰富的作品和经验。
18 天的青旅生活中，舍友

换了不少，他认识了各色人生。
“我遇到过出差的人，住青

旅是为了省钱，因为每天可以报
销 500元房费，他来这里住只要
100元，然后剩下的 400 元，就
变他自己的了。”
“还有那种很有钱的富二

代，在这里开了房间，就放行李。
他每天来玩一下，感受一下，公
共区域吃个外卖，晚上回自己上
亿的豪宅睡觉。”
“还遇到一些 50 多岁裸

辞、卖车卖房的叔叔阿姨，来上
海旅游，住青旅体验生活。”
甚至第一天入住青旅的时

候，“一个日本 70 多岁的老阿
嬷，她跟我说‘空吧哇’（晚上
好）。还遇到四五十岁的美国
人，住女生多人间。我就觉得
‘我真的不是在老年大学’
吗？”
日常出行 K 先生住的都是

五星级酒店，青旅颠覆了他的很
多认知。
“在酒店住，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在青旅住，自给自足，
甚至还要自己换床单。你在酒
店里交的朋友可能已经给你
划分好了，什么样房价的人，
在什么房间里。但青旅不会，
青旅有钱人会住，没钱的人更
会住。”

聊了半个多小时后，K先生
的外卖终于等到了。他准备坐磁
悬浮去机场，下一站成都，住丽
思卡尔顿。
南京东路的这家青旅像上

海不同青旅的融合，既有大量的
国际国内游客，有处于离职状态
认为自己在“旅行”而不是“旅
游”的人，有像小 K一样体验生
活的人，也有试图来回味一下青
旅“味道”的人。
20 年前，杨小姐就住过青

旅了。她是北京人，她和先生每
隔 1-2 个月，会来上海住几天，
感受城市文化，有点像短期旅
居。
之所以用“旅居”这个词，

是因为杨小姐并不算是来旅游
的。“因为说白了，在家干什么，
在这还是干什么。比如说在家去
健身房啊、跑步啊，在上海基本
上还是干这个。但给你的体验
感、满足感是不一样的。主要是
人的区别。”
十几年前，她和先生最常住

的是昭化路上的老木青旅。他们
很喜欢老木的设计，独栋的楼，
有院子有水景，“特别安静，每
天早上看见阳光”。
“（老木青旅） 交通也很

方便，一出来整个武夷路街区
很有文化历史感。门口坐 96
路直接就进武康路、永嘉路，
坐一趟 96 路，基本上把城区
都看了。”
后来，老木青旅随着武夷路

街区提升，已经“夷为平地了”。
而在过去 5、6年里，杨小姐都没
有住过青旅。青旅的居住人群悄
悄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实老木还没拆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种迹象了。找工作
的、失业的长期住那里，青旅的
氛围有点变味了。所以我们现在
就不太想住青旅了。”
“今天你们采访得太巧了，

我今天住单人间，明天想回归床
位试试。”
碰到杨小姐的时候，她正在

青旅的公共区域吃饭，同时在青
旅酒吧点上了一杯精酿啤酒。再
次走进青旅，“也是突发奇想”，
她当天来参加南京东路耐克的
跑步活动。
看得出杨小姐很喜欢上海，

她也喜欢城市旅行。她看出的不
仅是青旅硬件的升级，还有经营
模式的变化。
“（这里）经营很灵活，他

们有四人间包间了，像有两个孩
子的家庭，或者几个朋友一起，
包一个四人间多方便。”
但不管硬件如何变化，有些

东西是不变的。
“无论换成什么框框，人其

实都差不多的。或者说大家营造
的自助、轻松的氛围，基调应该
是差不多的。”
在南京东路的这家青旅，我

们多少都找回了曾经住在青旅
的感受———开放、包容、轻松、多
元。

像很多被访者提到的那样，
我们也在这次采访中遇到了形形
色色的人。
30岁的小宋在上海从事婚

庆行业，本想在找房子期间短住
青旅，没想到就此住下，住出了稳
定感，甚至每次出差回来，她都有
习惯住的楼层。
95后的海棠去年辞去了成

都的工作，大半年间走过了 10
来个省份。即便辞职已经过去快
1年，谈及辞职理由时，她还是瞬
间哽咽。但这一路的旅途中，她看
到不同的生活方式，看到很多数
字游民，她慢慢知道自己想要的
是什么了。
26 岁的小杨今年初辞去了

工作，去欧洲玩了 1个半月后，准
备重新出发。她找工作选择住青
旅，是因为“在青旅会和人交流，
就不会有太多焦虑的感觉”。
28岁的小黄，过去 6年出差

都选择住青旅。“虽然工作是工
作，但是晚上的时候，想和更多人
交流。”
也有不少 Z 世代，通过社交

媒体了解了青旅这种模式，第一
次走进了青旅。
在青旅采访的过程，仿佛自

己也住了几晚，听了很多人生故
事和人生状态。
有人在寻找自我，有人在人

生休憩，有人在准备进入下一阶
段，有人迷茫，有人已经住成了
家，有人用此感受城市，也有人住
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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